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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．麗．心．境．界

「他走之前一個禮拜，狀況都很好啊！我們還在討論事業

未來經營的方向，要逐漸放手讓子女接管公司，等他病好之

後要去哪邊遊覽⋯⋯，誰知突然間就急轉直下，我毫無心理

準備，就看著他被急救、電擊⋯⋯宣告⋯⋯」她掩面哭了起

來，「我相信不只是我，應該連他自己都很意外，怎麼就這

樣死了！明明所有檢查數據都很好啊！不論斷層掃描還是正

子攝影，都說沒有再擴散的跡象。他連吃飯都很不錯，自己

還可以下床、散步⋯⋯。所以，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寫遺囑，

需要去處理甚麼財產，我也根本沒有去問過公司的營運細

節。」她擦一擦眼淚，費力地繼續講道：「其實，那些也不

重要。沒有他，我活著也沒有甚麼意思。公司要繼續轉還是

倒，我也沒有力氣去管、去想。妳看看我，我以前不是這樣

子的，因為根本不想吃飯，我已經掉了十幾公斤的體重了。」

我的眼睛可以作證，在我面前的她，臉頰凹陷，兩腿在褲管裡

看起來像竹竿一樣，上衣穿在身上就像掛在稻草人身上一般，寬

鬆到可以隨風飄揚。

「我睡不著，躺在床上只想著我們的過往回憶。哭到累極

了，含著眼淚昏睡過去，也是做夢連連，做的是好夢，醒來

只是更加惆悵。噩夢呢？嚇醒，哭醒，繼續流淚到雙眼腫痛

有如數百根針扎，連閉眼都刺痛不已。」「白天我根本不想

動，即使兒女要我起來，我也是呆坐在沙發上，懊悔。反省

著那時要是我再更謹慎一點，再積極一點，或許他就不會死

了。他會死都是我的錯！⋯⋯他那麼愛我相信我，我卻沒有

辦法讓他活下來，我自己活著幹甚麼！該死的人是我，我寧

可自己死，也不要自己一個人活著想他，難過⋯⋯」

人生能遇到真愛，應該是再幸福也不過的。順利結婚且生兒育

女，又加上事業有成而經濟無虞，那恐怕就是幸福的極致了。但

是，當事人跟我說：

「我寧願跟他沒有那麼相愛，那麼投合⋯⋯，現在回想起

來，還真是寧可感情不怎樣，現在才不會那麼痛苦。」

她，才四十多歲，新寡。她的丈夫從發現罹患癌症到過世，上

天只給了半年的時間，就硬生生拆散了他們倆。

他的病在所有的癌症排行中並非很惡性的那類，多活個好幾年，

甚至痊癒的，比例很高。確認診斷後，他們積極求醫，甚至遠赴

歐美去尋求最先進最完善的醫療，懷抱著戰勝病魔的夢想。

愛別離苦
文／賴奕菁  

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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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，會想自殺嗎？

「那倒不會。我只希望自己能夠睡下去，就沒醒過來了。

反正我也不想吃，昏過去，餓死掉，也好。如果一口氣上不

來，就死了，也不錯。」

傳統上，東方女性處於婚姻中的弱勢地位，且無自己的事業可

以滿足自我成就感，常常生命的重心並非丈夫，而是子女。當她

們面臨喪偶之際，最後通常可藉由子女來支撐過去。所以，醫師

常常能藉由與當事者談論她們的子女，強化與子女的情感連結，

轉為繼續生活下去的動力。誰知屢試不爽的這一招，竟然在此踢

到鐵板。

「小孩？我不想管他們。我把公司財務弄清楚，好把錢留

給他們兩個，我不在乎。因為我先生過世太過突然，很多事

情沒有交代，最近跑出一堆人宣稱他還欠他們甚麼款項，欺

負我們死無對證，硬在吵鬧要錢。另外，欠我先生錢的人，

因為沒留字據，口說無憑，現在也全都賴帳，打死不認。我

根本不想管⋯⋯，我只想要他回來，沒有他，其他一切都沒

有意義。我從來沒有想過，有一天我必須要當寡婦。上天當

時為何要讓我們相遇，才不到二十年，就把他收走？那麼多

老夫老妻成天打鬧像仇人般的，卻都活得好好的。我們夫妻

感情這麼好，為何反而要拆散？」

佛經裡有講到人生的「八苦」，我赫然發現「愛別離」這種苦

活生生呈在我眼前。老夫老妻像仇人，卻都長命到互相折磨無止

盡的，恐怕就是「愛憎會」了吧？

我說：「那應該多讀讀佛經吧！或許會有答案。」

她說：「不管聖經佛經，大家建議我讀的，我也都讀了。

可是，經書看了是一回事，有沒有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

愈讀愈困惑，他對人那麼好，照顧員工到可以幫忙離職員工

創業，成為我們的合作夥伴⋯⋯，這種好人為何短命？前世

因緣？說實在的，我不相信，根本不對！好人卻短命，我不

能接受。」

的確，應該得要到很高的智慧才足以看清人世的無常，從何而

來，為何而來。看透、理解、接受，無罣礙的放手。或許，這正

是我們為何需要累世輪迴 ( 如果確有輪迴的話 )，因為就是要藉此

反覆體驗人生而修練成此等智慧吧！

可惜，智慧除非平常就有在思考，才能在適當時機突然當頭棒

喝而頓悟。承平時期沒有做足苦功的話，艱難關頭因為一兩句話

就會「開悟」，可屬本世紀最大的「妄想」了。況且，身心科醫

師即使比別科醫師有餘裕多點人文氣息，多念到些形而上的心理

治療或精神分析，還是凡人之屬，不會就此變成心靈導師或是神

人之屬。期望醫生跟病患多講幾句，就能使人豁然開朗，不藥而

癒的話，那醫院恐怕要變成神壇才對。於是我遞完多張面紙，仔

細傾聽之後，還是無法免俗的開了點安眠與抗憂鬱藥物，期待她

在吃好睡好之後，找回自己的生命潛能，長出新的自我以填補那

失落的另一半。


